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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战后国际秩序”，这是个很大而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一直以来，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希冀从中获取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经验教训，如实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变迁。
1. 美国起始阶段的主导作用和积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为创建一个不同于战前的国际秩序，美国未雨绸缪，大力推动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试图从政治安全、金融和经贸三个方面引领世界。
此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实力下降，苏联遭受战争严重创伤，中国行将陷入内战，唯有美国远离战场，最后参战，保存了最强的实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均位居首位。因此，它主导启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顺理成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这些国际组织的先后成立，标志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已初具雏形。《联合国宪章》确认主权平等，反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器，维护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表明联合国是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得到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的普遍赞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时说服苏联和英国，坚持中国也应是创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论当时出于何种动机，都应予以高度评价。
当年，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杜鲁门总统充分肯定了联合国及其宪章的里程碑意义，强调“现代世界必须使用（联合国）这个工具”，并告诫世人说：“我们大家必须承认——不论我们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经常为所欲为的极端自由。没有一个国家或区域性的集团，可以或者希望以损害任何别的国家而获得任何特权。假若任何国家愿意保持它自己的安全，它必须准备和愿意同大家共享安全。这是每个国家为获得世界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除非我们大家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否则没有任何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能达到它的目的”。
杜鲁门这些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践行《联合国宪章》过程中，大国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某种形式的主导作用，但千万不要“为所欲为”，“妄自称大”，更不能背道而驰。
1. 冷战爆发，美国角色的演变
    但好景不长。1946年开始爆发了“冷战”。当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演说，开启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冷战，拉开了“铁幕”和东西方两边的对立。次年，杜鲁门总统进一步发展了丘吉尔的“冷战理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的“急剧转变”。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方面对苏联控制地区及其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二战后的大国主义典型。
从此，世界便“一分为二”，进而又“一分为三”，即在“铁幕”的两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所谓“东西方对抗”。后来，又出现了“不结盟运动”群体和“三个世界”理论。一方面，它们总体上积极影响和牵制着美苏两霸争夺，另方面，又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对象。这一时期，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方面的“积极角色”开始发生了向“负面角色”的演变，联合国已成为美国利用的工具。战后初期构建的国际秩序，在两大阵营中各自做出不同解释，采取不同的实践。美苏两大盟主都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推行自己的国际秩序。两大阵营政治冲突不断，军事紧张对恃，经济贸易很少往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历了美攻苏守，苏攻美守，互有攻守的历史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三个世界”理论，还有举世瞩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冷战时期的一大亮点，是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些，不仅充分肯定了《联合国宪章》精神，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精神，顺应了时代的诉求。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美国仍占有优势地位。不少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美苏在联合国内，互相投否决票，几乎不分伯仲。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政治上具有较大影响，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掌控着世界经济命脉，确保美国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但是，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没有打胜一场局部战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宣告美国一手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历经波、匈、捷事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中苏两国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趋表面化。美国“为了美国的利益”，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和中国接近。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他离开北京前，联合国经过多年斗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终于通过决议，驱逐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随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关系开始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国和苏联为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斗争，由于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变化，美国略胜一筹。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鏖战十年，最终撤出阿富汗，从此苏联走向衰败的道路，终至解体。美国从而又巩固了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1.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和北约，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国力也显著上升，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时的美国，几乎得意忘形，用知名专家福山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战胜社会主义”，“历史已告终结”。小布什总统甚至公开宣称：美国的权威高于联合国。现在，奥巴马也说，美国 “决不当老二”。因此，美国战略上不断误判形势，东扩西进，传播“美式民主”，策划“颜色革命”，干涉别国内政，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敌人”，而且一再发动战争，以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国际秩序”。
但美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世界已经发展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已大面积兴起，用法国和英国前领导人的话来说，现在是“相对大国时代”，这个世界离开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什么重大问题也解决不了。世界是世界各国的世界，离开俄罗斯等国也不行。用冷战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绝不会接受一个单一的领导中心，无论是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
那么，美国现在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它又能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议声明明确表示：它们共同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支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它们都希望和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逐步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乃至垄断的现状。他们主张，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砖国家”是当今时代最具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组织，是与G7在G20对话的主力。从它们的诉求看来：
第一，它们主张“支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这是当今时代国际秩序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美国先贤罗斯福和杜鲁门孜孜以求的国际秩序。美国如能面对现实，为自己找准新的定位，利益汇合点明显存在。拿反恐来说，现在形势日益严峻，美国单个不行，俄罗斯也需要合作。只有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形成一定形式的统一战线，或某种形式的携手合作。
第二，它们要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希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难道美国还要继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一票否决权”吗？难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应该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吗？这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金砖国家”组织的这些主张，加上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系列外交创新发展理念，实际上正在形成新时期国际秩序的雏形。简而言之，就是：“《联合国宪章》+ ”，从真正意义上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美国应该、迟早也不能不面对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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